
        
            
                
            
        

    
娜娜的自我懲罰







作者：上善若水



《冰戀書櫃》



娜娜與林凡是在大學裡相愛的。



畢業之後，兩個年輕人留在大學所在的城市打拼，結婚，在結婚的次年有了自己的小寶寶。



娜娜在一家公司做財務工作，而林凡則選擇了另一家公司做銷售。



兩個努力的年輕人很快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不俗的表現。



小寶寶出生的那年，林凡晉陞為公司的區域市場總監，有了條件之後，為了更好的照顧孩子，娜娜選擇了辭職在家照顧孩子。



如果說有什麼遺憾的話，夫妻倆總是聚少離多。



作為區域市場總監的林凡每一次回來總是來去匆匆，兩個年輕人的交流越來越少，有時候甚至為了一點小事發生摩擦。



每當林凡出差的時候，娜娜一個人守著孩子在家，孤獨和寂寞讓她無法忍受。



漸漸的，娜娜習慣了網聊，在業餘打發自己無聊的時間。



在網上，娜娜漸漸的和一個叫文峰的人熟悉起來，也許是共同話題比較多，也許是文峰的妙語橫生，讓娜娜喜歡上對文峰傾訴，而文峰則會安慰她，並用幽默的語言讓娜娜開心起來。



文峰好幾次提出要個娜娜見面，並有一些曖昧的表示，可是娜娜卻總是拒絕——儘管娜娜一個人的生活很寂寞，可是她從未有過過分的想法，娜娜只是希望，把文峰做一個可以傾訴的網友。



平靜，掩蓋了風暴，但是風暴總有爆發的時候。



終於有一次，林凡即將出差的下午，兩個年輕人因為一點小事爆發了爭執，暴怒的林凡沒控制住打了娜娜一巴掌，轉身離開家。



委屈的娜娜哭著向文峰傾訴，也許是文峰的堅持探望，也許是娜娜委屈至極的心理需求，她把自己地址告訴了文峰。



高大帥氣的文峰很快出現在娜娜面前，把哭成淚人的娜娜攬在懷裡，很溫馨的給娜娜和小寶寶帶了晚餐，這讓娜娜的內心很溫暖。



當小寶寶睡下，娜娜喝完文峰遞過的水準備去送文峰時，卻感覺到身體的燥熱。



雖然與文峰見面，可那只是一時衝動，娜娜潛意識裡並沒有出格的想法，可是這會兒她卻覺得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然後看到文峰把自己抱進臥室，在自己強烈卻又無力的反抗中，被文峰瘋狂的發洩了慾望。



釋放之後，文峰跪在地上請求娜娜的原諒，他說自己太喜歡娜娜，太想得到娜娜了。



娜娜哭泣著把文峰趕出了家門。



娜娜從小受得教育還是比較傳統的，她無法接受自己被迷姦的事實，強烈的屈辱感讓她無地自容。



娜娜脫光了自己，在浴室拚命的清洗自己，雪白的胴體卻讓娜娜忘不掉自己已經被玷污的事實。



以死謝罪成了娜娜衝動之下的選擇。



娜娜想了很多種辦法，最終決定用美女最常用的方式結束自己——自縊。



娜娜穿著一件粉色長款睡衣，給林凡留下一封絕筆信，寫下自己不小心失身，所以無顏活著，表達了自己的歉意。



思前想後，娜娜決定在臥室的壁櫥中吊死自己。



空出了一個壁櫥，娜娜吻別了熟睡中的小寶寶，抽下睡衣的束腰帶，搭在壁櫥上部掛衣服的橫桿上。



娜娜仔細盤算過，自己如果採用跪姿上吊的話，壁櫥掛衣桿正好滿足自己。



娜娜跪在壁櫥裡，抬起頭思量著，顫抖的雙手將束腰帶的兩端打了一個估計高度可以吊死跪著的自己的繩結。



沒有什麼好猶豫的，既然犯了錯誤，就要受到懲罰。



娜娜單膝支撐著起身蹲起，雙手撐開繩套套上自己的脖子，又讓兩個膝蓋依次跪下，垂下雙手。



當兩個膝蓋跪下的時候，娜娜感覺到束腰帶已經緊緊的勒住自己脖子，憋的自己無法呼吸。



這樣正好。



娜娜心裡很滿意自己的計算。



娜娜感覺到自己的臉慢慢的有種充血的感覺，喉嚨似乎被人死死掐住一樣，娜娜的手不由得抬起，想要取下套著脖子的束腰帶，可抬到一般，娜娜想起自己是打算吊死的，又放下了雙手。



娜娜的耳朵邊似乎產生了鳴響，娜娜努力的閉著眼睛，可是她卻隱隱感覺到自己雙乳慢慢的堅挺起來。



下面花蕾深處的硬核也有了反應，下體似乎變得有些無力的酥軟，她隱隱感覺到兩腿之間的潮濕，讓她的手不由自主的想去摸摸——然後她就想起了前面自己被文峰迷姦的時候，再次羞愧難當。



娜娜沒有遲疑，雙手老老實實垂下，努力低著頭跪著，任束腰帶繼續死死的卡住了自己的脖子，娜娜感覺到自己喉嚨裡隱隱有點腥鹹的味道，難道是血管破裂了？娜娜沒有多想。



只是覺得自己的頭有種發漲感覺，可是下面真的濕了，乳房也~啊！真該死。



娜娜心裡罵著自己。



剛剛做了沒臉見人的事情，現在又這麼不害臊。



娜娜心裡咒罵著自己，頭更加用力的低下來。



趕緊吊死，應該就不會這樣了吧。



可是娜娜分明感覺到，下面漲漲的，兩腿之間真的變得很濕，很濕。



原來，吊死的感覺，是這麼美妙。



意識已經變得有點模糊的娜娜，心裡偷偷的想著。



只是跪著吊死比較費勁，還需要自己的意志力來克制住想站起來或者抬起手的想法，如果有來世，還是去外面找個高處懸空上吊吧。



娜娜的心裡默默地想著。



小寶寶半夜裡的哭泣讓意識變得模模糊糊的娜娜瞬間有點清醒。



也讓正在自縊中的娜娜有了一絲猶豫。



林凡出差需要三天時間，如果自己吊死了，小寶寶就沒人照看，三天時間，肯定熬不下去。



想到這裡，作為母親的責任讓娜娜暫時放棄了尋死的念頭。



娜娜不由得抬起手，想摘下套在脖子上的束腰帶，可是自縊時造成的腦部缺血，讓娜娜的反應變得遲鈍，而兩腿之間抑制不住流淌著愛液的快感又讓娜娜不由自主的夾緊雙腿堅持跪在地上。



啊~就這樣吊死也不錯。



娜娜心裡有些矛盾的想著。



小寶寶的哭聲越來越大，娜娜突然清醒起來，雙手努力撐住想站起來，剛起身卻一不小心因為乏力重重的跪下。



娜娜的舌頭不由得被勒出來，眩暈的感覺讓她閉上了眼睛，也許是自縊時間太長，也許是跪的時間太長，娜娜發現自己竟然無法站起來自救，難道就這樣吊死嗎？



自己吊死倒是沒什麼，可孩子的哭聲讓娜娜揪心。



娜娜努力抬起脖子，猛的揚起手，摘掉脖子上的繩套，隨即歪倒在地，失去意識之前，娜娜隱約感覺到自己下體的愛液噴湧出來，好羞……



不知過了多久，娜娜從壁櫥裡醒過來，自己的兩腿之間已經濕了一大片，而天色已經亮了起來，哭累了的寶寶已經睡著。



娜娜掙扎著爬到床上，脖子下面縊繩勒過的地方感覺到火辣辣的疼，吞嚥動作時感覺喉嚨裡很疼，頭暈暈的。



躺了一陣子，淚忍不住的流了下來……



林凡回來以後，似乎覺得上次自己做的過火，便對娜娜溫和如初。



而娜娜因為和文峰的事情，對林凡充滿了愧疚，兩個年輕人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甜蜜。



晚上，兩個年輕人一起享受了瘋狂的激情，可是娜娜的心裡卻痛苦的回憶起文峰進入自己身體的那個夜晚，越回憶，越痛苦。



第二天早上，當娜娜做完早餐等待林凡時，卻看到他一臉怒氣的坐在客廳，娜娜有些忐忑的走過去，竟然發現自己那天自縊時留給林凡的信——那天自己把信放在了電視櫃，後來忘記收起來，結果讓準備開電視的林凡發現了。



娜娜癱倒著坐在在地上，哭著向林凡解釋，也許是因為多年的感情，讓林凡最終決定原諒娜娜。



事情似乎就這樣過去了，可是，林凡和娜娜之間卻似乎有了一層看不見的隔閡，林凡依舊經常出差，可每次短暫的回家，都會對娜娜發火，而娜娜因為內心的愧疚總是默默的忍受。



自從文峰上次強迫了娜娜之後，他在網上一直不停的向娜娜道歉，而且偶爾會在娜娜下班時去娜娜小區門口見她。



而娜娜的內心也起著微妙的變化，慢慢的，她原諒了文峰。



終於在又一次林凡發完火摔門離開並出差的時候，娜娜又一次向文峰傾訴，而來到娜娜家探望的文峰，又一次把娜娜抱在床上，在娜娜的配合下，射進了娜娜的身體……



漸漸的，娜娜和文峰偷情的頻率越來越高，而每一次激情性愛之後，娜娜總是會後悔，會自責，會內心糾結，可是，她卻擺脫不了這種麻醉——其實她和文峰心裡都清楚，他們只是「炮友」。



終於有一天，兩個人都厭倦了這種生活，最後一次性愛之後，他們決定不再聯繫，娜娜的心裡終於如釋重負，她決定，還是好好的和林凡過日子。



可是，讓娜娜沒料到的是，她竟然懷孕了，而且，是文峰的孩子。



娜娜毫不猶豫的去打掉了孩子，可是，當娜娜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的時候，出差回來的林凡一個人坐在沙發上，桌子上竟然擺著娜娜的孕檢報告。



林凡默默的看了娜娜一眼，娜娜一下子滑到在地上，她知道，自己的一切解釋都沒用了，林凡也不會再原諒自己，自己釀成的苦果，只好由自己獨自承擔。



林凡一言不發，回到房間去照看孩子，一身藏青色職業套裙的娜娜，顫顫悠悠的站起身子，搖搖晃晃的踩著高跟鞋走出去。



走在大街上的娜娜，不由自主的攔了一輛出租車，提出去城郊山區，司機遲疑了一會兒，拉著娜娜直奔山區，到達目的地之後，娜娜才發現自己沒帶錢，有些失神的娜娜對司機說，自己沒帶錢，不過可以用身體抵償。



司機以為拉著一個精神病患者，晦氣的趕娜娜下了車。



娜娜一個人搖搖晃晃的進了山。



崎嶇的山路，穿著高跟鞋的娜娜走的很累，當她再也走不動的時候，找了個大石頭坐下。



娜娜抬頭看了看大石頭旁邊的大樹，脫下了高跟鞋，又慢慢的脫下自己的肉色褲襪。



沒什麼好猶豫的，既然來到了這裡，娜娜就沒打算回去。



就在這裡，給自己最後的懲罰吧，娜娜心裡想著，赤腳踩著大石頭的邊緣上，娜娜把褲襪繞過一根粗壯的樹枝，用力拉近，然後挽了個繩套。



隨後，已經不知道什麼是絕望的少婦，把頭伸進了褲襪繩套，雙腳離開了大石頭。



絲襪的質量還真的不錯。



繃緊的絲襪緊緊的勒住娜娜的脖子，雖然有彈性，可是娜娜的身體依舊可以懸空掛在樹上。



因為有過一次上吊自殺的經歷，所以娜娜對上吊的感覺並不陌生。



先是感覺到了頭部的腫脹，耳邊的轟鳴，然後是咽喉由疼痛到麻木。



因為娜娜穿的褲襪比較薄，所以用來上吊是時候，勒的比較細，而對頸動脈造成的壓力比較大，大腦的缺氧讓娜娜感覺不到痛苦，只是覺得無法呼吸。



娜娜的光潔的雙腿上下踢蹬著，職業套裙的造型比較板，至少能讓娜娜的衣冠看起來比較齊整，娜娜下意識的想抬起手，卻又是不知道抬起手做什麼，就這麼吊著。



美麗的少婦感覺自己的視線開始變得模糊，而更微妙的是，娜娜再次感覺到了下體有種脹脹的感覺，就像當初文峰前戲之後給自己造成的快感——



想到文峰，娜娜的內心又痛苦起來，如果不是因為他，自己也不會淪落到現在的地步——可是，也不能全怪文峰，還是自己把持不住。



可小腹的溫熱、兩腿之間內褲的濕熱，還是讓娜娜忍不住想呼喊文峰，呼喊著讓文峰快一點進入自己的身體。



娜娜套裙下的雙腿踢蹬著，摩擦著，娜娜不由的夾緊了雙腿，摩擦著，陣陣快感讓身體不由得顫抖。



好舒服，娜娜的雙腿蜷起來，又踢蹬著繃直……漸漸的，漸漸的，娜娜的身體越來越無力，可是下體卻陣陣興奮，愛液和尿液順著光潔的腿流淌下來，娜娜的身體有種久違的鬆弛感。



好舒服，娜娜的意識就在這舒服中，漸漸消散，掛在樹上的肉色褲襪吊著娜娜的身體，她的瞳孔漸漸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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